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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 文朝阳随笔朝阳随笔

诗诗 歌歌

白纸黑字
王晓红

白纸黑字，在中国文化里就是
承诺。我喜欢白宣黑墨，白得清亮，
黑得深邃，仿佛是约定，一旦提笔一
生追求。时至今天，书法就像一位
风雨丽人，散发着古老的风雅，又焕
发出时尚的气息。

喜欢写字，不是一朝一夕。正
因为少年习字，成就了一份不可多
得的缘。

父亲是我习字的启蒙人。我看
过他大量的学习笔记，严谨工整，透
着魏碑的力道。以我的散漫随性，
不曾学得半点。小时候，物质相对
匮乏，新华书店成了当时文化的集
散地。每逢周末或假期逛书店，心
里满是欢喜。一次偶然的机会，我
寻得一本《全国硬笔书法大赛作品
集》，一眼便喜欢上了林秀的作品，
为其灵秀飘逸深深吸引，开始了最
初的临习。父亲会偶尔指着书上的
字说：“等你写得和书上一样就厉害
了！”于是，再看到好看的字，更是一
通心摹手追。

那时胜利油田教培系统正在举
办书法比赛，我高中时的美术老师
牟蓓，发现我喜欢写字，推荐我去参
加比赛。还记得那时，一张木质的
学习桌，一盏老式的蜜色台灯，相匹
配的是墨样深邃的夜色。用 A3 的
打印纸，用红笔自己打格，老师也会
给几张书写纸做练习之用。课余时
间就是画格习字，然后老师指出几
个字需再下功夫，过了几天，作品就
交上了。

许久后的某一天，牟老师把我
叫到了办公室，笑容浅浅的，表情还
是淡淡的，轻轻地推推眼镜，目光像
一泓清水，透过镜片散发着知性和
温润，慢慢地告诉我：“晓红，这是你
的证书。”至今自己写的什么内容完
全不记得了，也只记得自己是第二
名。牟老师当时的样子却深深留在
记忆中。

若说开始是由于喜欢，时间一
久便知道，书写于我而言是老友相
伴。写字时必然阅读并搜集相关书
法知识，追问，探究，这一刻可以轻
松拥有世界。有时是从书法家开
始，寻出一长串他或她的成长经历，
相应时期的其他作品，碑帖相应的
释文，相关的时代文化背景。文字
敞开了一扇门，通向某个太平盛世
或是战火纷飞、人才辈出的年代。

生活工作的空隙，恰好用来做
喜欢的事情。阅读、书写，追摩古帖
中的线条。把自己置于灾难背后的
沉静和思考里，偏居于文字的庇佑
中。

一个喜欢写字的人，终将以书
写的方式认识自己，也认识世界。
这世上哪有完美，相对于完美，在求
索的过程中，感受到的那些美好，给
予我更多的快乐。

“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
始成”。随着一天天的学习，我愈加
明白，学海浩瀚；也略知，“弱水三
千，只取一瓢饮”。学书，是一趟没
有终点的旅行。只需求知、思索、锤
炼，在肌肉的重复中寻找记忆，不断
地更新自己。在互联网便捷的今
天，要传承衣钵，同样要紧跟潮流。
在文字和线条中不断地自我完善，
不为浮躁和虚妄挟持。

所 有 的 故 事 都 有 后 来 。 前 几
天，在书法公众号里偶然看到介绍
林秀老师的文章，得知她现在供职
于湖北省博物馆。照片中的林秀老
师有着得体的衣着，温润的气息。

时隔多年我也从牟老师那里悟
得，艺术是一种优雅，是一种从容的
态度。牟老师多方打听，我有幸与
她再度相逢。从再次联系上的那天
就意味着，牟老师将是我一生的良
师挚友。

书之所在，道之所存。书法于
形而上，是一种孕文化于线条的精
神传承。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心存
热爱，白纸黑字就会散发古典而又
时尚的气息。白纸黑字相伴，平凡
的生活变得丰盈。

北海LNG（外一首）

田传朝

在北部湾的风浪之间
在蓝天白云之下
让我一眼便记住的
是“中国石化北海 LNG”标识

把自己交给了小小的海岛
就是交给椰风和金黄的沙砾
中原人的心便波涛般起起伏伏
与亚热带的溽热作战
与台风暴雨搏击
海风的腥携带着油气的芳香
转动门就像握住了机的刹把

随海风吹来的
还有粗粗的沙砾
一次次敲打着门窗玻璃
一次次触碰创业者的心

输气管线向北延伸

与山歌一起飘飞的
是逶迤在八桂大地的输气管线

从北海 LNG开始，从首站出发
蛇形般匍匐在十万大山之中
气龙穿山越岭，把密密的输气站
嵌成一颗颗晶亮的珍珠

输气管线向北方延伸
我跟着一只唱歌的小鸟巡线
脚向北迈出一步
心就会离家更近一步

刘杨康

巴蜀地势险峻岿然，景色绮丽，山一重水一
重 ，中 原 石 油 工 程 公 司 西 南 钻 井 分 公 司
70128ZY钻井队便昂首屹立在四川宣汉的崇山
峻岭中。前往钻井队实习的我坐在皮卡车内，随
着“百步九折萦岩峦”的山势前行，摇摇晃晃之
间我看到了这只钢铁巨无霸的真面目。

高耸的井架是它的身躯，钻杆的挺进是它的
言语，循环往复的泥浆是它的血液，机房四处牵
引的电线是它的筋脉……所有的一切由井队的
员工指挥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只钢铁巨
无霸安全、高效地向地层深处探索宝藏。

井队的生活是枯燥乏味的，钢铁巨人总是忘
我地工作，没有任何表情。然而我在 70128ZY
钻井队遇到了一群可爱的人，生活精彩而温暖。

他们为我讲述多年以来在不同地方施工时所见
的奇景、有趣的生活小事，这些故事充实了我疲
惫的内心。

平台经理谢刚金带我熟悉井场的流程，细心
为我讲解各台设备的名称及工作原理，每个岗位
的作用与工作职责。党支部书记陈晓亮悉心为
我解答关于申请入党的步骤，像朋友一般笑着
说：“生活与工作上有事情都可以找我，我一定帮
你解决！”我记录着工程师刘浩生在早会上提出
的起下钻、泥浆等方面的技术问题，在空闲时向
各个岗位的师傅请教。安全官晁燕军教导我“你
现在一定要注意安全，不会的事情不要蛮干，安
全永远是第一位”。胖乎乎的赵起涛师傅是带我
实习的老师，虽然他只是一名普通的泥浆工，但
是有着处理生产中各种复杂事故的知识与经验，
他总习惯拍着我的安全帽说：“记住，做事情要一

件一件地做完，切忌毛毛躁躁，只要踏踏实实地
努力，再复杂的事情都会迎刃而解。”

每天我最期待的时光是午饭与晚饭时刻。
每次去打菜时，食堂阿姨总是往已经满满当当的
碗里再加一勺肉，慈爱地念叨：“小伙子，多吃点，
看你都瘦成什么样子了！”平淡的生活，因身边人
的一句话而变得特别。

此时天空下着小雨，远处的山峰之上云烟飘
渺，似笼罩着一层轻纱，影影绰绰，仿佛有一位爱
捣蛋的小孩儿在这里抹上了一笔白色颜料，别有
一番韵味！苍松挺拔，绿草葱茏，此时山间一阵清
风吹来，透着丝丝细雨，抬眼望向远方，雾气朦胧，
山势绮丽，大河奔涌，不仅感叹：生活应当如此！

将青春奉献给石油，在祖国伟大复兴的蓝图
上努力添上自己的一笔，是我辈的追求。要在青
春诗卷中写上坚实有力的一笔，不容有丝毫懈怠！

中国石化43篇作品
在主题征文中获奖

本报讯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中国能源化学地质工会开展了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征文活动。经专家
严格评审，中国石化参选的《齐鲁之光》等43
篇优秀作品获奖，其中一等奖11篇，二等奖
8篇，三等奖 24篇。集团公司党群工作部、
西南石油局工会、中原石油勘探局工会被评
为优秀组织单位。 （丛松彪）

崔向珍

果香、豆香、花香挤满秋天的时候，大大
小小的葫芦就长足了个。淡淡的黄，浅浅的
绿，在醉人的秋风里飘摇着满院子的吉祥如
意。我们看着可爱的大葫芦小葫芦，很想马
上摘下来，做成好看的葫芦瓢。父亲说还早
着呢，得等它们裹上几层冷霜才行。

盼望着，盼望着，一场场秋霜浸过，纵横
交错的葫芦藤干枯了，浅绿色的葫芦开始泛
白。好不容易等到周末，得了空闲的父亲把
所有的葫芦用剪刀剪下来。父亲对着葫芦左
看右看，仔细挑选出几个长得周正的大葫芦，
先用菜刀细细地刮净老皮，再用铅笔画好两
个瓢的分割线，借来木匠爷爷的大锯，嗤嗤啦
啦地把葫芦分做两半。湿漉漉的葫芦瓤又白
又软，好像剥去了外皮的柚子。父亲把它们
一点点掏挖干净，用破布把葫芦瓢盖起来，放
在窗台上晒到坚硬，就可以使用了。

一个葫芦两个瓢。父亲每次都会多锯
几个葫芦，把水瓢、米瓢、面瓢都换成新的，
让米缸、面缸和水缸里都挤满葫芦的清香。
母亲看着这些光滑干净的葫芦瓢，笑眯眯地
拿了最大的米瓢、面瓢，挖了满满的米面，拍
得结结实实，去还青黄不接时从邻居家借来
的粮食。瓜菜半年粮的年代，谁家都没有多
余的粮食，但只要碰上借粮的乡亲，哪个也
不犹豫，米瓢给你装满，面瓢给你拍实，送出
大门的时候，还不忘大声吆喝缺啥了再来，
多了没有，一瓢两瓢没问题。

我特别喜欢那些葫芦瓢。母亲把新收
的红枣放在葫芦瓢里，把新晒的熟瓜干放在
葫芦瓢里，把新炒的瓜子也放在葫芦瓢里，
给左邻右舍分送完了，就放在火炕上让我们
享用。冬天雪花飘起的日子，挑着火炮爆米
花机的手艺人进村了。不用吆喝，只等黑葫
芦似的爆米花机轰隆一声爆响，窄窄的村街
上就沸腾起来了。母亲把金黄的玉米粒盛
在葫芦瓢里让我端着，哥哥提着大簸箕跟在
后边。满街上都是端着葫芦瓢的孩子，过大
年一样的兴奋。

没有通电的小村子，冬天是比较安闲
的。北风呼啸的夜晚，早早地吃了晚饭，一
家人围坐在滚烫的火炕上，常常是母亲一边
做针线活儿一边给我们讲故事，父亲和哥哥
在煤油灯边的小桌子上下棋。我们的身边
放着葫芦瓢，葫芦瓢里有喷香的爆米花。脆
甜的爆米花被我们嚼得咯吱咯吱，通红的灯
花被拍在桌面上的棋子震得摇摇晃晃。

北方的冬天，雪总是下得很大。纷纷扬
扬的白雪一连飘过几场，新年的鞭炮声就响
起来了。我们穿着崭新的衣服，开始满村子
拜年。东家进西家出的，家家户户都把葫芦
瓢装满了瓜子和花生，上面顶着几块宝贝似
的水果糖，热情地往小孩子的口袋里塞。

幸福的日子好像总是过得很快。水果糖
的香味跑远了，新年的鞭炮声也跑远了，夏天
的毒日头火辣辣的，一地的庄稼还没有结籽，
村子里孩子多的人家又开始缺粮米了，负责
一日三餐的母亲们端着葫芦瓢，前邻一瓢高
粱米后邻两瓢地瓜干，稀一顿稠一顿地对付
着，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屋顶上断了炊烟。

葫芦花一年一年地开，葫芦瓢一个一个
地换，如今的乡亲们，家家粮丰囤满，早就过
上了衣食无忧的好日子。好看的铁瓢、塑料
瓢、不锈钢瓢随处可见，但是老人们还是独
爱轻巧方便的葫芦瓢。前几天回村串门儿，
坐在馨香的葫芦架下，品尝着葫芦瓢里的各
样干果和点心，听着老人们舒心的笑声，我
感觉葫芦瓢里的开心果，比起以往盛在精美
果盘里的那些，香甜了许多。

物探队里的尖兵

丰收的喜悦 邱爱民 摄

书写青春的诗篇

岁月悠悠一瓢香

王晓静 高玉民

寂寞，是沙暴吹不走的记忆。
这记忆属于测绘队，物探队的尖兵。
一组两个人，一个背测绘仪，根据卫星定位

图为钻机班和放线班找点，一个扛铁锹埋土堆插
桩号旗做标记。点找得准，井就打得准，离地下
的秘密就更近。

（一）在沙漠和戈壁，白天的缝隙被事务填
满，那种膨胀感是抵御寂寞最好的武器。夜晚却
是要熬的，熬着熬着，把月亮熬干，天就亮了

侃着大山出发，走着走着，就没话了。车轱
辘话翻来覆去说了两个月，总是单曲循环让人腻
烦。还好，有风声和沙尘起舞的声音，否则，就只
剩下呼吸声和“沙沙”的脚步声。沙漠里没有路，
走的人再多也不会有。路是推土机的车辙。再
深的车辙，刮一场风就会消失。只能甩开膀子迈
开大步向前走，和一场没来由的风赛跑。这是测
绘人的工作。

测绘人的行走具有进攻性和破坏性。尤其
在沙漠无人区，没有交通信号的管束，他们走得
豪横又雄健，有开疆拓土的气势。只有嗓子冒烟
儿堵得人喘不上气的时候才停下。

脚停下，眼神还锁在车辙上。有车辙的地方
就有生命迹象，说明有人来过，有人就有希望。

导致停下来的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在高温
下的沙漠里，鞋底是脆弱的，总是磨不过细沙的
纠缠，偷偷与之交融，直到与鞋帮剥离。有过经
历的人再出行，背上就添了一双鞋，一双大码橡
胶底防砸大头工鞋。比鞋底耐用的是脚。鞋底
掉了，一了百了。脚伤了，咂几下牙，渗几层冷汗
就长出茧子。茧子是迟钝的、木讷的，在抬脚的
瞬间就忘了沙漠给过的伤痛。

太阳走过炽热的天空，红色和蓝色的桩号旗
插满沙梁子，这是太阳脚底板的印痕。

一顶帐篷孤独地站在被夕阳照射的沙山
上。沙山上悠然冒出一缕青烟。青烟里走出两
个穿红工衣的黑脸糙面的光头。

把焐了一天的脚从45码鞋里拔出来，马士
宾长长舒了口气。脚被细软清凉的沙子抚触时
像绸缎划过皮肤。

“明天该走下一条测线了。”马士宾说。
“明早你做饭，我拔帐篷，多熬点绿豆汤。”李

克静戳戳嘴唇上一层皲裂的老白皮说。
远处的沙梁山顶被晚霞烫红了，像熟透的水

蜜桃。马士宾咂咂舌头，艰难地咽着唾沫。
总有莫名其妙的风夜半发威。被卷起的细

沙钻过帐篷，塞进鼻子和嘴里，搅得人没法睡。
黑暗中李克静胡撸了把脸，摸过那把缺弦的

老吉他。

“换个曲儿吧。俩月《致爱丽丝》听得我耳朵
起茧子。”马士宾坐直身子，有些委屈地说。一口
白牙在黑暗里闪着光。

李克静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凑合听吧，就
这，俩月还没弹利索呢！”

缺弦的《致爱丽丝》总有一种悲凉的感觉。
在远离都市烟火的沙漠深海，靠着坚硬如铁的思
想激发斗志、磨练意志，马士宾和李克静选择留
下来。

（二）帐篷躺在距离驻地 1 公里外的沙凹里，
在与劲风的博弈中支撑帐篷的铁架被折弯。庆
幸的是，被胶带叠加封在篷顶的照片还在，扒开
沙子，妻子孩子的灿烂笑容还在

风是沙漠的娇宠，来去无常，恣意妄为。
有梦做的夜晚，人通常不太在意睡在哪里。

即便是刀山火海也能鼾声大作。何况只是头枕
黄沙、身披朝霞。

鼾声是被钻进鼻腔里的沙子打断的。帐篷
已经连根拔起，不翼而飞。

不用想，一准儿是半夜的大风作妖，这算不
得新鲜事。

补给车送来了水和粮食，司机红着眼睛打招
呼。换下星夜兼程赶路的司机，李克静坐上驾驶
室。丢失的帐篷必须尽快找到，否则会耽误今天
的工作。顺着被沙子湮没得时隐时现的车辙，补
给车在沙梁山上俯冲和爬行。

帐篷躺在距离驻地一公里外的沙凹里。在
与劲风的博弈中，支撑帐篷的铁架被折弯。庆幸
的是，被胶带叠加封在篷顶的照片还在。扒开沙
子，妻子孩子的灿烂笑容还在。这笑容陪伴了他
多少个日夜，已经记不清了。他只知道，一躺上
冰冷的铁床，这笑容就向他绽放。它是治疗寂寞
的药。

正要开车返回，一团黑影在不远处蠕动。黑影
慢慢抬起头，那是个个头不足一米六的瘦小男人。
李克静匆忙下车。原来是到沙漠挖野生肉苁蓉的
农民，因迷路与同伴失联。这个“捡来的男人”后来
经过培训做了一名放线工。以后的每年，他从云南
最偏僻的福贡县翻山越岭，在汽车、火车间颠簸，辗
转数日与物探队汇合。一顶帐篷让物探队里多了
个肝胆相照的兄弟。李克静说，赚大了。

（三）雪落了几层，雪壳子就结了几层，层层
叠叠，一望无际，插进雪窝里的腿，要么落地，要
么深陷。虚虚实实中，判断深沟的方位和走向

布尔津的雪盈天接地。天和地缠搅在一起，
没有分割线，看不到错落有致的轮廓，纵深的长
沟里都是雪布下的陷阱。明知是陷阱也要投
身。已经是项目负责人的李克静身先士卒。

踏勘工作总要做在最前面，为后面的找点插
旗清除障碍，提高效率。这活儿，通常是项目负
责人领着干。

雪落了几层，雪壳子就结了几层，层层叠叠，
一望无际，和诺木洪的戈壁滩不相上下。

插进雪窝里的腿，要么落地，要么深陷。虚
虚实实中，能判断出深沟的方位和走向。拔出深
陷的腿总是比插进时吃力。几番挣扎，两条腿被
雪壳子刮得生疼。夜里回到驻地，一排脚盆里泡
的都是通红肿胀的腿和脚。脚盆被跺得“砰砰”
响，混杂着牢骚声。有人发誓说明天就回家，与
测绘从此一刀两断、一别两欢。李克静笑不作
声，心里有数。

一觉醒来，全都得了健忘症，头天的狠话全
都不作数了。

该投身的陷阱依旧咬牙往里闯。踏勘在前，
找点插旗在后，后面的人眼瞅着前面的人走着走
着突然就矮下去了。

测绘工作靠的是速度，拼的是脚力，二者缺
一不可。

最担心的是，被钻机班或是放线班追上，那
说明“压活儿了”，被人撵着的滋味不好受。

迈开大步向前走。测绘人远在路上。

（四）现在不用去野外了，他偶尔还会半夜醒
来，看着窗外的月亮，仿佛又回到了沙漠。还是
那顶军绿色帐篷，昏黄的灯光还在，他从帐篷里
走出来还是光头黑脸

已从前线转入后勤的李克静，说起野外生活
还是情深意长。他说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走
进沙漠。月亮很大很亮，黑夜很远很深。那一
刻，他不觉得孤独，它们都是他的伴儿。他是沙
漠的主人也是客人。

现在不用去野外了，他偶尔还会半夜醒来，看
着窗外的月亮，仿佛又回到了沙漠。还是那顶军
绿色帐篷，昏黄的灯光还在，他从帐篷里走出来还
是光头黑脸。“一瞬间，我的眼泪就掉出来了”。

用脚板测大地经纬，总要翻山越岭，总要栉
风沐雨，总要爬冰卧雪，青春就用得快，人就老
了，人生履历就厚重了一层。

测绘队的会议室，总有欢送老测绘人退休的
场景，既庄重肃穆，又温暖深情。老测绘人临走
时总拍着年轻人的肩膀说：“好好干，扎下根，就
是一辈子。”

一辈子那么长，长到鞋底都要磨穿。
一辈子又那么短，没等奋斗够人就老了。
测绘人一生都在迁徙，从一个不熟悉的地

方，到另一个不熟悉的地方。为了物探事业，为
了石油事业。

测绘人一生都在与时间较量，与困难决斗，
他们的志气从不消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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